
列宁在病中 

(1923年4月5日在第七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同志们，在今年这一年，我们对我们党的思想的明确性和意志的坚定性作了又一次的检验。这种检验是很沉痛

的。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即使到现在还仍在使全体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更确切地说，使我国

的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的全体劳动人民忧心仲仲。我要谈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当3月初病情恶化的

时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向党、向国家通告列宁同志健康情况恶化的意见。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可以

想到，当我们不得不向党和国家发出这第一号沉痛的、令人忧虑的公报时，政治局会议的情绪该会是怎样的。自

然，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仍然是政治家。谁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指责我们。当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列宁同志

的健康，那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他的脉搏、他的心脏、他的体温，而且我们同样也考虑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次数将对

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政治脉搏产生的影响。我们怀若焦虑的心情，同时也充满着对党的力量的深刻信念，所以我们

说，在他出现危险的最紧要时刻需要把危险告诉党和国家。谁也不怀疑，我们的敌人为了搅乱群众，特别是农民的

平静，为了散布令人不安的谣言，他们一定会竭力利用这个消息，然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连一秒钟也不怀疑，需

要立刻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全党，因为把实情说清楚就意味着加强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感。我们的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

验的五十万人的大党、大集体，但是，同志们，在这五十万人中列宁处于无可比拟的地位。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历

史的过去，都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的命运，没有什么样的尺子能供我们

来衡量列宁的历史作用。这也就是他长时间离开工作以及他的伤势加重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政治不安的原

因。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坚信，工人阶级一定能获得胖利。我们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

靠神仙皇帝”……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只能从最后的历史结局上来说，也就是说，从最终的历史结局上看，即使

世界上没有马克思，即使世界上没有乌里杨诺夫一列宁，工人阶级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会产生出它所需

要的思想，它所必须的方法，但那要缓慢得多。工人阶级在自己不断发展的两个高峰上涌现出了马克思和列宁这样

两个人，这种情况是革命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是指出原则纲领的预言家．而列宁是最伟大的遗训执行者，象马克思

一样，他教导的不是无产阶级贵族，而是阶级、是实践中的和处在最艰难的情况下的人民，他不断采取行动，随机

应变并获得胜利。今年这一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部分参加下度过。在思想领域，不久

以前我们从他那里听到若干足够用很多年的关于农民问题、国家机关间题和民族间题的指示和教导……因此我说需

要把他的健康恶化情况通告全国。我们带着自然的忧虑自问，非党群众、农民、红军战士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因为农民在我们国家机关中首先信任的是列宁。别的不说，伊里奇是国家机关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相互关系

中的伟人的精神支柱。农民会不会认为―现在我们中间一些人在自己问自己，―列宁长时间地离开工作会使他的政

策发生改变呢？党、上人群众、国家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当第一批令人忧虑的公报发出以后，整个党是紧密团

结、同心同德、真诚努力的。当然，同志们，党是由活着的人组成的，人是有缺点，过错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

正如德国人所说，他们也有很多“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有集团和个人的冲突，包括严重的和轻微的，现

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否则一个大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但是决定党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比重的是在这种悲剧式的

震荡中间出现的一些东西，即：统一的意志，纪律或者次要的和个人的、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同志们，我

想我们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作出这个结论；党虽然感觉到长期失去列宁的领导，但是它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排除了

一切可能威胁它的思想的明确性、意志的统一性及战斗性的东西。 

  在启程去哈尔科夫之前，我同我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交谈过，你们当中有很

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老党员了，我们谈到了关于列宁的病情在红军战士中的反应。穆拉洛夫对我说：“起初消息传

来，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大家悲痛欲绝，而随后则开始更多地和更深刻地思索着列宁。”……是的，同志们，非党

的红军战士如今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思索问题了，他们非常深刻地思索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思索着我们

老一辈人在中学生、大学生，或青年工人时期曾在书本里，在监禁、苦役和流放时期研究过的问题，他们在思考和



争论着“英雄”与“群氓”、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关系，等等。而如今，即在1923年，我们数十万年轻红军战士

都在具体地思索着这些向题，全俄罗斯，全乌克兰和所有其他地方的亿万农民也都同他们一起思索着列宁个人在历

史上的作用。可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政委、支部书记怎样回答的呢？他们回答说。列宁是一个天才，天才几百年

才产生一次，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即马克思和列宁。即使按照最强大和最有纪律的党

的决议也绝不能创造出一个天才，然而在领袖不在的时候，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设法代替领袖则是可以的，那就是

要加强集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用通俗的形式向非党红军战士阐明的个人和阶级的理论。这也是正确

的理论，因为列宁现在不工作了，我们应该加倍齐心协力地工作，加倍注意各种危险，加倍坚决地防止革命出现危

险，加倍努力地利用建设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人，从中央委员到每一个非党红军战士，都会做到这点……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很不全面，尽管计划很大，工作方法也足“平平庸庸”：平衡和计算，粮

食税和粮食输出―这一切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一点一滴地做着……这里会不会使党蜕变得只注重小事呢？同样，我

们也不能允许象破坏党的积极统一这类的蜕化现象发生，哪怕稍有一点苗头也不行，因为即使目前的时期能“真正

地和长久地”持续下去，那也不会是永远如此。甚笔也不可能长久。作为欧洲革命的开始，大规模的革命爆发可能

出现得比我们很多人现在想象的耍早。如果我们从列宁的很多战略教导中应该特别牢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所称

之为重大转变政策的东西：今天到街垒去，而明天则到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畜圈里去，今天刚号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

十月革命，而明夭则去同屈尔曼和切尔宁谈到，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形势变了，或者我们按新

方式考虑形势―向西方进军，“交出华沙”……我们重新考虑了形势一里加和约，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同样是相

当属辱的和约……而随后―顽强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努力、节俭、精减人员，检查一下．电话员需要五个还是三

个，如果三个够了，就不要设五个，因为那样农民又不得小多交几普特粮食，―日常琐碎的工作，可是，看，在那

里，瞥尔爆发出浓命的火焰；我们看到这一点，能计自己蜕化吗了不能，同志们，不能！我们没有蜕化，我们改变

方法和方式，但是党的革命的自我保全对子我们仍然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学习平衡，问时也以锐利的目光汁视着西

方和．东方，我们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什。我们用自我清洗和扩人无产阶级的基础的办法来加强我们白己……我

们对农民和小市民进行妥协，容忍耐普曼分子，但不允许耐普曼分子和小市民入党，绝不允许，―我们要用硫酸和

赤热的铁水从党内把他们消灭于净。（鼓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十月革命后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第

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我们将彼此勉励，我们要在我们的意识里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刻写下主要的座右铭：不要仔化，记住急转弯的艺术，

要随机应变，但不要被溶化，要同暂时的或者长期的同盟者实行妥协，但不能让它钻入党内，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世

界革命先锋队的称号。如果从西方响起了警报，——而它是一定会响起的，——那么即使我们那时仍将埋头于计

算、平衡和新经济政策，我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

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鼓掌。） 

 

 


